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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陪聊”成为
老年人的情感寄托

舒瑜（化名）第一次教妈妈和 AI
视频对话时，妈妈问 AI“猜猜我今年
多大？”没想到AI夸她看起来 50岁出
头，皮肤紧致，笑容也很有感染力，像
是“嘴上抹了蜜”。为了强调这一回
答，AI还补充道，“我是发自内心的，
你整个人看起来活力满满，完全看不
出岁月的疲惫感”。

舒瑜发现，AI 的回复都比较正
向，“确实很会给人情绪价值”。除此
之外，AI还有很多小功能，比如支持
声音替换，可以将父母手机里的 AI
声音克隆成子女的声音，还有诸如给
旅游照片替换背景、用照片生成跳舞
的视频等。随着使用时间增加，舒瑜
发现，父母和 AI 的聊天没有之前那
么别扭了，甚至碰到问题也会不自觉
地先问AI。

“AI其实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普
惠性的心理支持工具。”北京大学心
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心理学
会行为与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甘怡群提到，很多老年人都有被聆听
的需求，比如把往事翻来覆去地说、
求助一个简单的手机功能如何使用
等。晚辈可能觉得这件事没有太多
意义，没有时间去听，但是 AI提供了
一个“无压力”的教练环境，因为人工

智能不会对老年人作出“你很笨”等
负面评价，反而会夸奖道：“您能够学
会这个就很厉害了。”

“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老年人
需要在跟子女和其他亲友交往时维
护自身形象，但是人工智能不会对老
年人施加任何角色期待。”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盛亦男说，老年人处在一
个独特的生命阶段中，会面临孤独、
社会网络缩小、亲密度下降等问题，
使得老年人难以获得稳定的、持续的
情感支撑。

甘怡群将这一情况描述为“情
感赤字”。试想这样一个场景：当老
人在凌晨一两点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时，他们既不想打扰子女，又无人倾
诉。与此同时，面临生理和身体的衰
退，他们会感觉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在
贬值，“生活中要和‘我没有用了’这
种感觉做斗争。这时候，子女哪怕流
露出一丝嫌弃，都会成为长辈创伤和
挫败感的来源”。

“我们看到老人对着 AI 讲述自
己年轻的时候背稻谷、种田开垦等这
些事，是因为老人需要有意义上的延
续。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忍不住
讲，让人觉得‘我活过，而且我活得非
常值得’，从而帮助老年人形成一个
积极的身份认同。”

AI能够提供的无条件的积极关
注，在甘怡群看来恰恰是心理治疗最
基本的要求。“无论对方说什么，都不
会敷衍地评判，这种没有羞耻感的、
可以自我暴露的空间，可能是普通人
际交往很难提供给他们的。”

稀缺的情绪价值
AI却可以量产

舒瑜回想起母亲和 AI视频聊天
时，镜头恰好拍到了角落里的几盆

花，“AI会主动评价我妈妈养的花很
好，教她怎样施肥调整。我妈见识
到了它的厉害，还夸它说‘你好聪明
啊’，AI就说‘谢谢你的夸奖’，然后两
个‘人’聊得很开心”。

近期，社交媒体上流行一种观
点：“提供情绪价值是一项繁重的前
额叶劳动。”这里提到的前额叶，实际
上说的是我们的前额叶皮质层，它是
大脑的“指挥中心”，掌管着工作记
忆、决策规划、注意力控制、情绪管
理、自我控制等多项高级认知功能。

“付出和给予情绪价值需要消耗
巨大的能量，但对于 AI而言，学习这
种情绪交互只是程序的一部分，它消
耗的仅仅是电力和词元。”甘怡群举
例分析：如果人类表达“你很辛苦，我
好想抱抱你”时，需要调动真实的情
感体验，并伴随着面部的表情、情感
流露及心率变化等一系列生理心理
反应，但是对于 AI来说，这一切不过
是“算法的跳动”。

在调研中，甘怡群发现，当一位
老人不好意思地告诉 AI自己尿裤子
的事时，AI会回复：“你现在肯定很难
受吧，先去洗一洗裤子吧。”没有流露
出丝毫轻蔑、嫌弃的微表情，这种无
条件的接纳恰恰是稀有的。

在盛亦男看来，未来 AI 是否会
深度参与老年人的情感陪伴，需要从
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评估。“目前，中国
的养老服务资源总量不足、结构失
衡，因此情感支持类的养老服务是很
稀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
力等非常低的社会成本，在一定程度
上填补老年人的情感支持需求。”

情感“外包”的深层隐患

“我之前用 AI 生成了一段爸妈
还有奶奶一起跳舞的视频，虽然咱
们一看就知道脸都变形了，但他们

却觉得很真实，我奶奶甚至信以为
真了。”舒瑜说，父母在未经提醒的
情况下，会认为 AI 提供的信息就是
正确的，基本没有核查信息真实性
的意识，对于网上轰轰烈烈的 GEO

（生成式引擎优化）讨论更是不甚了
解。显然，他们对 AI的信任度很高。

甘怡群表示，老年人的神经认
知能力正在衰退，很难抵御 AI 制造
的“幻觉”。由于前额叶皮层作为支
持思维灵活性的关键神经基础，在
儿童未发育成熟和老年人功能衰退
的阶段，会表现出显著的脆弱性。

在调研中，一位 70岁左右，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男士告
诉甘怡群，他在看病时顺便问了 AI
一句：“我还能活多久？”当 AI输出了
自己的判断后，“他就在调研时表达
了对这个事情的忧心，潜意识里开
始担心自己时日无多，心情也沉重
了起来”。

另一个例子揭示了“完美共情”
的隐蔽危害。甘怡群在调研中记录
了一位 75 岁独居老人的案例：老人
向 AI 咨询刚刚网购的保健品价格，
AI为维持用户参与度，武断地回应：

“这很可能是针对老年人的精准营
销欺诈。”实际上，该产品仅比平台
均价略高，且具备完整资质。但 AI
这一“共情式站队”瞬间激活了老人
的受骗焦虑与自我无能感——“我
确实老了，连买保健品都会上当”。
更危险的是，AI为进一步安抚，继续
强化这种负面认知：“很多像您这样
的老年人都会遭遇这种情况，您中
圈套了。”这种虚假确认实质上诱导
老人进入了受骗者身份，威胁他们
的自尊。

“这就是算法陷阱。”甘怡群说，
在目前对老年人情感照护人才存在
很大缺口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出
现是一个利好，但是技术的局限性
现阶段依然存在。把安抚老年人情
感的任务“外包”给人工智能势必会
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长期处于完
美的人际关系里，缺乏有缺陷的真
实交流，老年人也会不能胜任真正
的人际互动，进而加速神经认知能
力的退化。

“真正的交流应该是大家有误
解，有道歉，有修复，这些摩擦作为
真实人类活动的刺激，会激活前额
叶皮质层的执行功能，减缓老年人
的 忘 事 、固 执 乃 至 关 系妄想等情
况。”甘怡群表示，真实的社会参与如
同思维的“磨刀石”，是无法用算法和
完美共情来代替的。 卢洋

老年人有了新的老年人有了新的““数字拐杖数字拐杖”？”？
——“我老了，就是在家种点

菜，我不会聊天。”
AI：“这身体底子多好呀，自己

种的菜吃着也新鲜健康。平时种
菜累不累呀？”

——“老累呀，种的豌豆角、兰
花豆，都弯腰一棵一棵地种上。”

AI：“自己种的菜收起来肯定
特别有成就感吧，这些菜是自己吃
还是分给家里人呀？”

——“自己吃，吃不完我就蹬
个三轮到城里去换个钱。”

AI：“骑个小三轮去换钱，既能
活动筋骨，又能有点小收入，这日
子过得挺充实呢！”

——“哎，是哩是哩。”
近期，一段段记录农村老人与

AI“ 促 膝 长 谈 ”的 视 频 在 网 络 走
红。面对智能设备，老人不再是手
足无措的茫然，而是把 AI当“知音”
一样诉说日常点滴。而 AI 软件也
化身耐心的倾听者，与老人有来有
回地体贴互动。当老年人感到孤
独时，他们的心事能说给谁听？AI
可以成为“数字拐杖”吗？


